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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了雅加达荷兰皇家大
剧院的荷兰经理，他答
应 了 租 给 我 们 演 出 三
场。荷兰皇家大剧院在
当时是最豪华的娱乐场
所，仅供白人和社会名
流出入，专门演出音乐
会、芭蕾舞之类，华人
都极少光顾。我们打响
了第一炮，在这里用普
通话演出话剧，立即引
起轰动，扩大了普通话
的影响力，让雅加达各
个阶层加深了对新中国
的了解；而且由于票价
略为提高，为筹建学校
积累了很大一笔资金。

我记得钟仕民老师
经常给我们讲一些爱国
故事，为了让同学们进
一步了解祖国的情况，
我组织学生参加庆祝国
庆节的活动、参加中国
驻印尼大使介绍国内形
势的报告会，也组织过
部分同学听取印尼共产
党主席艾地的讲话。这
些活动激发了我的爱国
热情，对我日后选择回
国报效国家的人生道路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毕业前，我还担任
过全印尼华校中学生联
合会的刊物发行部负责
人。这份进步刊物由学
生主编，宣传祖国解放
战争，报道中国大陆的
革命形势，向学生宣传
进步和爱国思想。而我
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
作，使自己牢牢地确立
了今后的人生目标就是
要把青春贡献给祖国的
建设事业。

1950年，我高中毕
业，去向有三种选择：
去荷兰学习小提琴，当

音乐家；去欧洲留学，
当一门新科技专家；遵
照祖父的嘱托回唐山摔
打筋骨。

我自幼学提琴，在
雅加达受到荷兰皇家大
剧院演出团的专业小提
琴手的指

导 ， 后 来 在 荷 兰
人指挥的管弦乐队当上
首席小提琴手，还在印
尼 广 播 电 台 演 出 过 几
场，那位导师认为我具
有拉小提琴的天赋，多
次动员我去荷兰，还答
应资助并给我找专业老
师 继 续 培 养 琴 艺 。 二
舅买了一把 1712 年产
的 Stradivarius 小提琴送
我，爱琴天天贴在我心
上，我也曾想过要当个
音乐家。

去欧洲升学对我也
有吸引力。我大哥在荷
兰，三姑在美国，五姑
在星洲，澳洲还有一些
朋友，一位荷兰朋友还
要介绍我去荷兰德尔福
特大学，让我选择的大
学很多，我脑子也好，
去外国升学也是个不错
的选择。

第三种选择是遵照
祖父的遗愿回唐山去摔
打筋骨。巴中的峥嵘岁
月，奠定了我的爱国情

怀坚定不移，我放弃了
前两种很有吸引力的选
项，毅然选择了祖父的
嘱托:“回唐山去摔打你
的筋骨”。

唱着《叫我如何不
想她》回国

在 欧 美 同 学 会 合
唱团，吴灵芬教授曾指
挥我们排练《叫我如何
不想她》。她说：“你
们都曾在异国他乡生活
过，肯定会把这首歌唱
好。”

是 的 ， 这 首 歌 我
非常熟悉，是交响在我
心中的历史的回声。半
个多世纪前，这首歌是
我们东南亚归侨在第一
次归国大浪潮中唱的主
题歌。当今天再唱起“
天上飘着些微云……叫
我如何不想她”时，我
不禁热泪盈眶。这个“
她 ” — — 我 的 祖 国 母
亲，指引着我的前程，
激励着我的斗志，考验
着我的毅力，我把自己
的青春和一切都贡献给
了她。

半 个 世 纪 以 前 的
往事，一幕一幕真切地
闪现在我眼前。在雅加
达巴城中学的教室里，
我们印尼归国学生团几

位领导人最后统计了归
国人员名单，人数超过
300人，成绩很大，使我
们兴奋万分。当时从隔
壁教室传来了优美的合
唱歌声，这是我第一次
听到的《叫我如何不想
她》。的确，令人感慨
万分，这个“她”，近
百年来遭受了多少蹂躏
和磨难，现在终于解放
了，中华儿女齐欢庆，
我们也很快就要投入她
的怀抱。

1 9 5 1 年 6 月 的 一
天 ， 我 们 登 上 了 荷 兰 
KPM 商船芝扎楞卡
（Tjitjalengka）号，开始
了回国的远航。万分激
动的青年男女在抢占地
盘，设法能在甲板上找
到“领地”，打地铺睡
觉，度过这充满着期待
和向往的九天。

白天人们大部分时
间都集中在船头，几位
女同学带头领唱 《叫我
如何不想她》，顿时每
个人都注视着北方，心
中思念着伟大的祖国，
不约而同地同声歌唱。

临到香港海域，我
们开了联欢会，会上唱
歌，奏乐也还是 《叫我
如何不想她》。为了“
她”，为了支援抗美援
朝，每个人把带回国的
一切值钱的东西几乎都
捐了出来，把联欢会推
向了高潮。

  第二天，荷枪实
弹如临大敌的英国士兵
把我们全体赶到大船底
舱 ， 挥 舞 着 大 枪 一 个
一个地点数，如同赶牲
口似地将我们赶上祖国
派来接迎的轮渡船。看

到即将送走绝望受辱的
岁月，黎明即在前面，
我们有着说不出的特别
心情。《叫我如何不想
她》的旋律一直回荡在
我的思绪中，终于，在7
月1日我们抵达了广州。

这 是 我 国 有 史 以
来最大的回国大浪潮，
长 期 侨 居 国 外 的 海 外
赤子，得悉祖国解放，
使他们看见了光明，给
与他们无限的动力，冲
破来自各方的阻力，想
方设法回到祖国参加建
设。当时从欧美归来的
有 识 之 士 很 少 。 大 批
成船归来的进步中学生
都是从东南亚来的，其
中从印度尼西亚来的最
多。新中国成立初期，
这些归侨搭乘的船舶都
是荷兰公司的商船，一
条船乘300到800人。

回 顾 历 史 ， 2 0 0 年
前，荷兰商船，曾一船
一船地将我国粤闽地带
的 中 国 苦 力 运 往 印 尼
当“猪仔”，给殖民主
义者采油挖矿。荷兰商
船把我们的祖宗从澳门
运往印尼，150年后，还
是这些荷兰商船，把“
猪仔”们的后代又从异
国他乡运回广东。想到
此，我不禁感慨万分。

1 9 5 1 年 的 归 国 浪
潮中的历史景象永远不
会消失，我记得当我们
离开丹绒不绿港，大船
徐徐离开码头，驶向大
海，大家和亲人招手告
别。唱着《叫我如何不
想她》，豪迈的气慨充
满着心怀。“她”——
祖国，母亲，充满着我
的胸怀，指引着我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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